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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入朝鲜的中国戏曲文本中，《伍伦全备记》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它被朝鲜官方选为汉语教
科书多次刊刻印刷，供学习者使用;被改编为韩文和汉文小说，在民间广泛流传。《伍伦全备记》在朝
鲜受到的礼遇，与其在中国的遇冷，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中朝两国文人对中国戏曲认识的错位造
成的，与作品本身的主题内容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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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伦全备记》是最早传入朝鲜半岛的中国戏
曲文本之一，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它不仅被朝鲜
王朝选为汉语教科书，多次刊刻印刷、谚解，供学习
者使用;而且朝鲜文人士大夫还将其改编为韩文和
汉文小说，加以刊刻、评论。《伍伦全备记》的朝鲜
接受与传播迥异于《西厢记》、《牡丹亭》等其他中国
戏曲文本，呈现出特殊的状貌。本文欲就此问题加
以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文本刊刻与改编:特殊的接受样态
在传入朝鲜的中国戏曲典籍中，《伍伦全备记》
是唯一一部被朝鲜官方刊刻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的戏曲文本。
韩国学者闵宽东所编《韩国所藏中国戏曲(弹
词·鼓词)版本和解题》著录《伍伦全备记》版本四
个，分别是奎章阁藏《新编劝化风俗南北雅曲五伦
全备记》(残本，存二卷)、启明大学藏《新编劝化风
俗南北雅曲五伦全备记》(残本，存三卷)、奎章阁藏
《伍伦全备谚解》(八卷四册)和奎章阁藏《伍伦全备
谚解》(八卷五册)。笔者据韩国各公私图书馆藏书
目录搜辑整理其现存《五伦全备记》刻本情况如下:
新编劝化风俗南北雅曲五伦全备记一册
(残，存卷一、二、四)①
朝鲜刻本，序署“迂愚叟”，启明大学校图
书馆古文献室藏
新编劝化风俗南北雅曲五伦全备记二卷
二册(残，存元亨二集)
明赤玉峰道人撰，朝鲜刻本，序署“岁在上
章敦牂庚午高并”，教诲厅印，奎章阁藏
伍伦全备谚解八卷五册
司译院编，朝鲜景宗元年(1721)刻本，序
署“岁舍辛丑(1721)高时彦”，奎章阁藏
伍伦全备谚解八卷四册
司译院编，朝鲜景宗元年(1721)刻本，序
署“岁舍辛丑(1721)高时彦”，奎章阁藏
伍伦全备谚解八卷四册
朝鲜英祖十七年(1741)刻本，教诲厅印，
奎章阁藏
以上刻本皆为朝鲜时代官刻本，中国刻本及抄
本未见，它们大体反映了韩国庋藏《伍伦全备记》的
基本情况。
考察这些官刻本，首先涉及的是刊刻时间问
题。据韩国学者吴秀卿考证，启明大学藏本的板刻
形式与奎章阁所藏教诲厅刊印的《新编劝化风俗南
北雅曲五伦全备记》(以下简称奎本)本基本相同，
可以确定为“属于同一个系统，但不是同一次刻印
的版本”;时间上，启明大学藏本要早于奎本。②又据
学者徐朔方及吴秀卿等人考证，③奎本所采用底本
的刊刻时间是明隆庆四年(1570)左右，④则奎本刊
刻必在此之后。《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
(1620)云:“承文院启曰:祖宗朝以来，设文官汉语、
吏文隶习之规，极严且重。汉语则通惯《老乞大》、
《朴通事》、《伍伦全备》，然后始许训官，故为训官
者，仅一二人。明庙朝，大臣尹沈与周良遇相与汉
语于御前，较其同异，弘文馆博士著作，以考讲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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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居中送西。玉堂南床，极一代之选，犹且如此，
法之严可想。”⑤文中“明庙朝”，指朝鲜李朝明宗
(1546—1567 在位)时期，时当已选用《伍伦全备
记》作为汉语教材，至光海君(1608—1623 在位)时，
其作为教材使用已久。故《伍伦全备记》当在明嘉
靖时期传入朝鲜半岛，时间上比奎本序文创作时间
(1570)还要早，⑥惜此时刻本已不传。又，今存汉文
小说《五伦全传》前附洛西居士序言:“是书(指《伍
伦全备记》)时方争相传习，家藏而人诵。”⑦序文作
于明嘉靖辛卯(1531)孟冬，时作者已见到伍伦全兄
弟故事的文本(不能确定是戏曲还是小说) ，且其故
事已在民间流传，说明《伍伦全备记》至迟在嘉靖甚
至更早的时候已经进入朝鲜半岛。
奎本⑧版刻形式不同于中国的戏曲文本，它突
出宾白，刻为大字，弱化曲文，刻为双行小字。结构
体制上，它以“段”而不以“出”划分，据序文，全书有
二十八段，今存十四段。每段无名目，段前有脚色
名称和说明，对剧中人物及人物关系进行简要介
绍，同时概括本段剧情。正文以“开场说白”⑨代替
传奇通常的“副末开场”。曲文方面，奎本与国内现
存世德堂刻本⑩相比，差别不大，偶有出入，二者之
间差别较大的是宾白和科介。奎章阁本增加了大
量的宾白、科介。如第一段中有科介及脚色提示十
九个，对应的世德堂刻本第二出，只有五个脚色提
示。此外，奎章阁本与世德堂本在曲辞文字、下场
诗及其它细节上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奎本作为官方选定的教科书，在流传过程中出
现了诸多问题，语义难明，理解歧义，为了学习者学
习方便，谚解本应需而生。所谓谚解，即对汉语进
行谚文注音、注释并翻译。谚解本是由司译院主持
翻译、注释并整理，从李朝肃宗二十二年(1696，清
康熙三十五年)开始，至肃宗(1720)始竣，次年
(1721，景宗元年)由教诲厅刊刻并印刷，历时十六
年。谚解本作为教材，针对的是汉语日常语言学
习，因此它删除了曲文，只保留宾白。同时，谚解本
是一个汉文、韩文对译，汉文词汇后紧跟谚解。因
此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戏曲文本，只大致上保持了戏
曲的情节内容。
《伍伦全备记》传入朝鲜以后，官方之外，在民
间，它还被改编为汉文和韩文小说，受到士大夫的
推崇。
现今所知《伍伦全备记》朝鲜时代最早的小说
改编为洛西居士李沅瑏瑡改编的韩文小说《五伦全
传》。惜今已不存，只存序文一篇。据其《序》:“闾
巷无识之人，习传谚字，謄书古老相传之语，日夜谈
论，……独五伦全兄弟事……时方争相传习，家藏
而人诵。……又以谚字翻译，虽不识字，如妇人辈，
寓目而无不洞晓。然岂不欲传于众也，只与家中妻
子辈观之耳。”瑏瑢从序文可知，时《伍伦全备记》已在
坊间流传，惜未知流传文本为戏曲还是小说。李沅
以“谚字”即韩文翻译《伍伦全备记》的目的，是为方
便不通汉字的妇孺辈阅读提供方便。
李朝明宗六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 ，忠州
太守柳彦遇瑏瑣将李沅小说刊刻成书，并撰跋文一篇，
文云:“岁庚戌夏，余来守是县，表叔李上舍国柱，适
过信宿，出箧藏一帙，乃《五伦全传》也。……兹用
是爱，裒集散字，联为一帙。”同时邀请保庵散人沈
守庆瑏瑤撰跋文一篇，“庚戌夏，余游岭南，还过忠原，
太守柳君彦遇，余友也。……洛西居士润色而釐
正，彦遇始锓诸梓，而寿其传。”瑏瑥柳氏的刊刻，为《五
伦全传》故事在朝鲜下层社会的广泛传播提供了
保障。
韩文小说本之外，《伍伦全备记》还被改编为汉
文小说。据汉文小说刊行者载宁郡守韩希卨瑏瑦跋
文，“尝于数十年前，得见《五伦全传》于谚书中，极
其可叹。欲为翻真，行步于世，而有志未就矣。郡
居，老儒孙廷俊袖一卷书来示余，乃书《五伦全传》
也，深以为幸。即告于观察使姜公裕后，入梓行布，
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矣”。瑏瑧跋文作于显宗六年乙
巳(1665，清康熙四年)。据跋文，韩希卨曾见过韩
文小说本《五伦全传》，然未知是否为李沅改编本。
他刊刻的《五伦全传》为汉文小说，作者孙廷俊。孙
廷俊，生平事迹不详，当为精通汉语之儒生。今存
汉文小说《五伦全传》手抄本———川上宗家本，即以
此本为底本。
川上宗家本瑏瑨《五伦全传》，全文约七千多字，
不分卷。卷之首尾皆标有“川上宗家”字样，前附序
文一篇，后附跋文三篇，即前文所述。小说是根据
戏曲《伍伦全备记》故事敷衍而成，内容以叙事和对
话为主，删除插科打诨的情节内容，说教气息和道
德教化意味浓厚，但对话简洁明了，语言自然流畅。
从戏曲文本到小说文本，从翻刻本到谚解本，
从韩文本到汉文本，《伍伦全备记》在朝鲜王朝的流
传可谓历经辗转。但官方和绅士阶层对它的态度
是非常清楚的，即它是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中国
戏曲文本，非其他中国戏曲可比。
《伍伦全备记》在朝鲜受到的礼遇，与其在中国
的遇冷，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
《伍伦全备记》一直评价不高，以时文入戏曲，充满
道德说教，缺少文学性等等，这些标签始终跟随其
左右，今天中国戏曲研究者对它的评价也是如此。
其迥异的境遇，既是中朝两国文人对中国戏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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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位造成的，也与作品本身的主题内容紧密
相关。
二、思想主题:接受中的强化与错位
无论是被官方选为教材翻刻并谚解，还是被文
人士大夫改编为韩文或汉文小说并予以刊刻，朝鲜
王朝《伍伦全备记》接受的核心在于原文本“五伦”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兼备，劝化风俗，有
补于世，正如《伍伦全备记》“开场白说”云:
“……《伍伦全备》，发乎性情，生乎义理。
盖则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
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为弟的看
了敬其兄，为兄的看了友其弟，为夫妇的看了
相和顺，为朋友的看了相敬信，为继母的看了
不虐前子，为徒弟的看了必念其师，妻妾看了
不相嫉妬，奴碑看了不相忌害，善者可以感发
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劝化
世人。”瑏瑩
这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也是文本反复重申
的主题。然而强烈的说教色彩，使《伍伦全备记》明
清以来一直被戏曲批评家们诟病。徐复祚《曲论》
云:“……《伍伦全备》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
烂，令人呕秽。”瑐瑠王世贞《曲藻》亦云:“《伍伦全备》
是文庄元老大儒之作，不免腐烂。”瑐瑡以道德说教取
代文学艺术，缺乏感动人心的力量，因此很难获得
读者的认同。直到今天，学者对它评价不高的原因
也在于此。
《伍伦全备记》传入朝鲜以后，文本所宣示的教
化意义不仅得到了深刻的认同，而且被进一步强
化。不同于高丽王朝以佛教治国、奉佛教为国家宗
教的政治理念，李朝建立之初，即“抑佛崇儒”、“独
尊儒术”，以正统的程朱理学作为治国方针政策制
定的理论基础，建立统治秩序，巩固政治权力，实现
思想控制。为推动儒学的发展和传播，多次刊行义
理教化之书，如《朱子大全》等，并以儒家经典作为
学校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经义标准。从国学到乡
校，从官学到私学，皆以儒学为教育根本，汉语教学
是李朝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朝鲜王朝奉行“事大”的外交政策，
将中国视为“天朝大国”，与之交往密切，汉语学习
成为外交的首要之务。李朝历代君王都非常汉语
人才的培养，建国之初，司译院提调偰长寿等即上
书云:“我国家世事中国，言语文字，不可不习，是以
殿下肇国之初，特设本院，置禄官及教官，教授生
徒，俾习中国言语、音训、文字、体式，上以尽事大之
诚，下以期易俗之效。”瑐瑢所谓“易俗之效”即吸收中
国文化以易本国之陋俗。基于此，朝鲜王朝汉语教
科书的编纂都非常重视内容的“易俗”和教化功能。
李朝初期，司译院官员李边编纂的《训世评话》瑐瑣即
是这方面的典型。它采录“劝善阴鸷诸书中可为劝
诫者数十条”编辑而成，主要内容为忠孝节义故事，
如《文王》、《姜诗孝母》、《乐羊子妻》等，“训世”意
味非常明显。对于负有政治和外交使命的司译院
和承文院来说，编订或选择一部能够全面反映儒家
思想观念，兼具“事大”和“易俗”的教科书，意义尤
为重要。《伍伦全备记》所宣扬的三纲五常、仁义礼
智信、忠孝节义、三从四德等儒家伦理道德，与《训
世评话》在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谚解本明确宣示
了这一点，“其为语雅俚并陈，风喻备至，最长于译
学”。瑐瑤谚解除了出于语言方面的考虑，很重要的一
点在于它“风喻备至”，如奎本序高并所言，“凡天下
之大彝伦、大道理，忠君孝亲之理，处常应变之事，
一举而尽在是焉”。瑐瑥有目的的对教材内容进行选择
和优化，既强调学习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便于学习
者学习和使用，也重视思想性和教育性，以期在语
言习得的同时，将思想观、价值观、文化准则、文化
习俗等融入到学习者的思想和行为当中，这是所有
教材编撰的基本原则。言语和思想双重因素叠加，
使《伍伦全备记》成为汉语学习的理想教材。
作为戏曲文本，《伍伦全备记》不免有插科打诨
的情节，针对这部分内容，朝鲜学者柳馨远提出:
“按今汉学所试《老乞大》、《朴通事》等，皆俚俗驵侩
之语，不足讲习。……又以《伍伦全备记》(其中续
添供笑条，可删者删之) ，使之诵习可也。”瑐瑦删除调
笑的内容，既是为了保持其作为教材的严肃性，也
是为了保证教化的纯正性，“无害于义”。
重视《伍伦全备记》的教化功能，还明显体现在
朝鲜学者的言论中。如洪大容(1731—1783)著作
中指出:“场戏，不知倡自何代，而极盛于明末。
……且以忠孝义烈，如《伍伦全备》等事，扮演逼其
真，词曲以激扬之，笙箫以涤荡之，使观者愀然如见
其人，有以日迁善而不自知，此其惩劝之功，或不异
于雅南之教，则亦不可少也。”瑐瑧洪大容的言论得到
了其后学金景善(1788—1853)的认同，并在著作中
加以引用。瑐瑨与洪、金二人观点类似的还有朝鲜后期
著名学者、思想家李圭景(1788—1856) :
“《五伦全备记》，即丘琼山濬讽世之演剧，
而叶叠青钱者逐段补之，凡四卷，今汉语谚翻，
同《老乞大》、《朴通事》等书。……初见词曲演
剧称以《五伦全备》，必大骇之。此出于诗教之
绪余，……《五伦全备》之词曲，取人易晓，故因
俚俗歌曲，寓诗教而教人者哉!”瑐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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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化意义的强调，还体现在《伍伦全备记》的
小说改编上以及文人学士的言论中。洛西居士李
沅《五伦全传序》云:
“独伍伦全兄弟事，为子而克孝，为臣而克
忠，夫与妇有礼，兄与弟甚顺，又能与朋友信而
有恩，读之令人凛然恻怛，岂非本然之性，有所
感激?是书时方争相传习，家藏而人诵，若因
其所明，就其所存，则其开导劝诱之方，岂不易
耶?……使观是书者，有感激起敬之心，而不
至于关中戏谈之具，则其于扶植明教，不为
无助。”瑑瑠
儒生柳仲郢刊刻小说亦出于同样的目的:
“处母子兄弟而尽其伦，遇君臣师友而极
其义，以至夫妇之间亦无所不用其极，使读之
者，起慕于千载之下，而或发其本心之善，则是
篇也，岂徒为耳之归乎?兹用是爱，裒集散字，
联为一帙，其言虽不过若干，而其敦化善俗之
方，亦庶几乎古君子之书矣。”瑑瑡
五伦全备故事“慕世教而切于日用”，具“化民
成俗”之功，瑑瑢“有补于风化之万一”，瑑瑣是朝鲜文人
士大夫改编、翻译并刊刻的主要原因。按照葛兰西
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任何一个历史集团，任何一个
确立的秩序，它们的力量不仅仅在于统治阶级的暴
力和国家机器的强制性能力，而且在于被统治者接
受了统治阶级固有世界观”。瑑瑤如果说官方是依靠强
制或暴力等手段来维持其统治，使其思想价值观念
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支配地位，控制并规范下层民
众的认知，那么下层民众对统治阶级世界观、价值
观的接受，主要借助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引导，“知识
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用他们来实现服从于社
会领导和政治管理任务的职能”。瑑瑥知识分子在意识
形态的广泛传播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通过著书
立说、道德宣传、演说等方式，使下层民众接受并认
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文人士大夫的《伍伦
全备记》认知，与朝鲜王朝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阶
级意识形态紧密相关，评论和小说化的改编与官方
的教材刊刻相呼应，共同推动了《伍伦全备记》在朝
鲜王朝的接受与传播，这一点与《荆钗记》、《西厢
记》、《牡丹亭》等戏曲文本在朝鲜的接受是不同的。
三、戏曲观念:理解的偏差与变异
《伍伦全备记》传入朝鲜后，不是被当作戏曲来
看待，而是作为小说、作为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的汉
语教材被人们熟知。如前所述，不同于中国刊刻的
戏曲文本，奎本最鲜明的版式特色是强调并突出宾
白，弱化曲辞，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了朝鲜文人对
中国戏曲的理解和认识。突出宾白，实际上是将宾
白作为可以独立的文本，正如中国戏曲刊刻突出曲
辞，将戏曲当作“曲”来看待一样。元明清时期的曲
家们认为，“曲”是戏曲艺术的核心要素，是抒情言
志的重要手段，离开了曲，戏曲也就失去了自身的
艺术特性。剧作家通过曲来施展才情，抒写怀抱，
因此具有强烈的主体性。如果说“曲”表现了戏曲
的诗性特质，那么“白”则展示了戏曲的“传奇”特
性。宾白的主要功能是叙事，但中国古典曲家对此
多不予重视，李渔说:“自来作传奇者，止重填词，视
宾白为末着。”瑑瑦重视曲辞，轻视宾白，反映在中国戏
曲文本的刊刻上，即将曲辞刻成大字，宾白刻成小
字。如现存最早的元杂剧刻本《元刊杂剧三十种》，
不仅宾白简略，而且有的作品没有宾白。明清以后
的杂剧和传奇宾白虽相对丰富，但“视宾白为末着”
的观念并没有根本改变。奎本版刻将宾白刻为大
字、曲辞刻为小字的做法，显示了刊刻者对宾白的
重视。借助于白，故事情节得以发展，人物个性得
以展现，戏剧矛盾冲突得以推动和强化。省略曲
辞，仅将宾白连缀，基本剧情仍可以了然，在这个意
义上，作为宾的“白”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奎
本和谚解本的宾白不仅比中国现存世德堂本《伍伦
全备记》丰富，而且有明显的精心整理的痕迹。对
宾白的重视，反映了朝鲜文人对中国戏曲的理解，
即将戏曲作为“戏”、“传奇”，也就是小说来看待，欣
赏它的叙事性，忽略它的抒情性，这是中朝文人对
戏曲认识的差异。
戏曲中的宾白具有浅近直白、通俗易懂、切合
人物身份性格和接近日常生活的特点。相比于四
书五经和诗文，它显然更容易让汉语学习者接受。
只保留宾白的谚解本，其实是将曲白相生的戏曲文
本———《伍伦全备记》变为对白加独白的“话剧”文
本，文体特性被肢解，戏曲的“诗性”特点消失殆尽，
叙事性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凸显。换句话说，在对叙
事性的强调上，谚解本比奎本走得更远，形式上它
更像一部白话小说，这也促使熟悉中国小说的朝鲜
文人将其作为叙事文学来对待。这是《伍伦全备
记》传播接受中的变异，是文学跨文化传播的常见
现象。
《伍伦全备记》传入朝鲜以后，“最普遍的接受
方式就是小说化，作为读物流传”，瑑瑧小说《五伦全
传》的出现，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伍伦全备记》
朝鲜民间接受的寻常样态。将戏曲文本韩文化、小
说化、故事化，由代言体变为叙述体，抒情言志的
“曲辞”变为情节叙事的话白，成为简便易行的接受
方式。随着话语言说方式的改变，原有的情节结
·29·
第 38卷第 4期 赵春宁:错位与变异:朝鲜王朝《伍伦全备记》接受论
构、叙事视角、艺术效果和主题传达等亦随之发生
变化，接受和传播的对象、途径、效果等也迥异。
《伍伦全备记》之外，如《西厢记》、《荆钗记》等
都曾以小说化方式被接受，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本
的变异性和丰富性也由此表现出来。
中朝两国对中国戏曲认知的差异是由多方面
原因造成的，韩国学者吴秀卿认为:“信奉朱子学的
朝鲜时代对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有所偏见。加上宋
元以后汉语官话丢掉入声字等语音的变化较大，因
此两国对汉字读音的差距越来越大，朝鲜的士大夫
或者人民无法听懂中国戏曲，只能是把戏曲当作一
种读物了。”瑑瑨关于后一点，朝鲜时代的文人早有所
论述，朴趾源《热河日记》云:
“中国因字入语，我东因语入字，故华彝之
别在此。何则?因语入字，则语自语，书自书。
如读天字曰汉捺天，是字外更有一重难解之
谚。(《说郛》有《鸡林类事》，天曰汉捺也。)小
儿既不识汉捺为何语，则又安能知天乎?郑玄
家婢总能说《诗》，为千载佳话。然其实中国妇
人孺子，皆以文字为语，故虽目不识丁而口能
吐凤，经史子集乃其牙颊间恒谈也。我人初见
中国孺子隔溪呼母‘水深渡不得’，大惊，以为
中国五岁儿开口能诗。此殊不然，是乃语也，
有意成句也。老稼斋游千山，有村媪卖酒，问
‘路僻人稀，有谁沽饮?’对曰:‘花香蝶自来。’
无许多转折而辞明意畅，自成韵语。此无他，
因字入语之妙证也。”瑑瑩
因字入语与因语入字是中朝两国在口头语言
和书写语言表达上的根本差别。因字入语，即言、
文一致，口头语言即书写语言。因语入字，言、文不
一，口头语言与书写语言不完全关联，言自言，书自
书。言文不一致，使朝鲜人在阅读中国典籍文献
时，很自然地出现了障碍。柳馨远《磻溪随录》云:
“本国言语文字，既为二途，东方谚文，亦有音无义。
政事、经学以及事物名数，多碍滞难通。至于事大
之际，国家机务，徒凭舌人，是岂小事哉?夫人声之
轻重迟疾，风气所拘，固有不同者。东方之音。轻
清而浅促，然中国之地，四方之人，亦奚必均齐哉?
唯其同其音，而一其语语之而无不通，是则天下之
人，无有所异也。”瑒瑠言文不一，使汉语阅读“碍滞难
通”，戏曲曲辞多绮丽典雅，宾白俗语、俚语、方言、
歇后语等繁多，兼之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状
况、文化观念、风俗、思想意识等的差异，这些都影
响了朝鲜文人对中国戏曲的理解，也影响了中国戏
曲在朝鲜的接受与传播。
将戏曲作为案头之书，作为小说、读物来对待，
而不是作为舞台艺术和“曲”，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朝鲜文人的评论中，常把戏曲和小说并
列，统称为小说。“《桃花扇》、《红楼梦》、《续红楼
梦》、《续水浒传》、《列国志》、《封神演义》、《东游
记》，其它为小说者不可胜记”。瑒瑡“夫传奇小说者，
譬之如郑卫之淫声，尤物之妖冶，其放荡之调，粉泽
之艳，足以悦人之心，畅人之情。故所以《西厢记》、
《红楼梦》之属，为世间男女之所欢迎者久矣”。瑒瑢将
戏曲文本《桃花扇》、《西厢记》与小说文本《红楼
梦》、《封神演义》等相提并论，不加区分，统一称为
小说，足见其对戏曲的认知。二是，朝鲜时代的著
作目录中，戏曲文本亦在小说条目下。如完山李氏
所著《中国历史绘模本》序言列中国小说八十种，其
中有《西厢记》。三是，现代韩国编纂的古书目录
中，戏曲也多被列在小说条目下。这些新编古书目
录，通常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不过不同于中国
将小说列入子部、戏曲列入集部的做法，它将小说
列于集部内，戏曲则列于小说类下，这是朝鲜文人
对中国戏曲的认知和理解在现代的延续，显示了中
韩两国对于中国戏曲认知的差异性，即视戏曲为小
说、叙事文学，是“戏”而不是“曲”，是故事，是小说，
是通俗读物，唯独不是可以粉墨登场、可以清唱的
戏曲。这是朝鲜文人对《伍伦全备记》及中国戏曲
的认知，跨文化传播的变异性亦由此体现出来。
注释:
①按，此藏本未见，韩闵宽东《韩国所藏中国戏曲(弹词·鼓词)版
本和解题》(学古房，2011 年版)有著录，并附解题云:“笔者翻阅
过此版本，与奎章阁本不同的是，没有藏书印，各卷最后一页也
没有‘壬戌印制’的墨书。另，卷四没有‘刊记’的相关内容。有
必要与奎章阁本进行对比，以确认此版本的出版地。”然，启明大
学图书馆古文献室尚藏有一残卷，仅存卷三，闵书中并未言及。
又，韩吴秀卿《再谈〈五伦全备记〉———从创作、改编到传播接
受》一文云，启明大学藏有四卷本，与闵宽东所言异，疑或将两个
版本合而为一。吴文认为，该本与奎章阁藏本“基本上属于同一
个系统，但不是同一次刻印的版本”。该本比奎章阁藏本多出
“迂愚叟”序一篇、凡例三条。(见台湾大学主办《曾永义先生学
术成就与薪传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6 年 4 月)。
②(韩)吴秀卿《再谈〈五伦全备记〉———从创作、改编到传播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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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徐朔方:《奎章阁藏〈伍伦全备记〉对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启发》，
《韩国研究》第 l辑，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④(韩)吴秀卿《奎章阁藏本〈伍伦全备记〉初探》，《中华戏曲》第
20 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7 年版;《〈伍伦全备记〉新探》，《明清
戏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筹备处
1998 年版。《韩国戏曲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戏曲研究》第七
十九辑，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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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五日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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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因明大学藏本未见，因奎章阁藏本与启明大学藏本同属一个系
统，故本文所论主要为奎章阁藏本和谚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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